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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统，1927年出生，山东泰安人，
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48年9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
任煤炭部教育司副司长、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中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教育参赞等职。现居北京。

1947年，我不想继续在齐鲁大学读化

学，想去北平考大学。父亲给了我路费，

我终于来到北平。我借住在一个亲戚家

里，一共投考了五所大学：清华大学、北

洋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北平师范学

院和唐山工学院。最后只有北平铁道管理

学院没取，其实我通过了这个学校的笔

试，但口试没过。口试时考官问我：“你

对现在学生上街闹事怎么看？”我不假思

索地回答：“我赞成学生运动。”“政府

给你们吃，给你们穿，还给你们奖学金，

你们为什么还反对政府？”“工人、农民

完成清华地下党任务的一次难忘回忆
○李维统（1951 届电机）

没吃的啊，学生是为他们请愿。”那人听

完我的话冷笑了一声，没再说话。估计是

因为我的这些话没被录取。

我考入清华时，正是国统区学生运动

风起云涌、方兴未艾之时。清华学生中的

地下党极其活跃，各种学生社团大多是由

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领导的。受到校园气

氛的影响，这个时期我课余读了很多左

派的作品，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吴

锡光的《冀东行》等。我深受这些新思潮

的影响并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很多主张。我

的思想倾向很快被地下党注意到了。我在

济南中学时的学长刘崇仁（后改名高原，

曾任北京市科委副主任）比我早一年考进

清华，这时就来找我交谈，谈人生，谈理

想，谈国家民族的前途。次年3月，我加

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联

盟”，又经过组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

于9月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刘崇仁是我的

入党介绍人并单线联系。

入党后，我经历了多次学生运动的洗

礼，但有一次完成地下党交给的任务最为

难忘，值得一记。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分

两批宣布了约300人的逮捕名单，并在北

平各报上公布。同时宣布这些人一旦“落

网”，将送北平特种刑事法庭审判。公布

名单时他们已派人包围了清华园，这就是

有名的“八一九大逮捕”。由于梅贻琦校

长的坚持，军警没有立即进校园捕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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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学生出入。虽然正值暑假，可很多学

生没有回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们

日夜轮流把守校门，巡逻校园。

一天夜里约三四点钟，我一个人正在

宿舍睡觉。那时我住在善斋二层，同室的

同学都回家了，门没有锁。一个黑影忽然

闪进我的宿舍，一屁股坐在床上把我推

醒。我惊了一下，黑暗中还没看清是谁

呢，那个黑影就低声说：“快起来！组织

上决定叫你送我走，天亮前就得离开。”

从声音我听出是生物系的王承曗（1946入

学，生物系，后曾任大连工业大学党委书

记）。王是剿总名单上要逮捕的学生之

一，但自从报上公布名单后我就再没见过

他，更不知道他还在校内。我丝毫没有思

想准备，赶紧爬起来，醒了醒神，问：

“送你去哪儿？”“你送我到城里。那里

会有人送我去解放区。”“怎么送？咱们

怎么出去？”“我们这两天已经侦查过

了，包围清华的特务这会儿都找地方睡觉

去了，咱们就插这个空。你先翻墙出去探

探路，如没人就钻青纱帐。再往前探，如

果没动静，就回来叫我。”“如果外面有

人，把我抓起来怎么办？”我有些紧张。

“你带上学生证，万一逮了你，也没关

系。名单上没你，你什么也不要承认。大

家一闹，过两天他们就得放你回来。”他

说现在情况紧急，只能试试这条路。我又

问：“我怎么回来？围校以后，校车已经

停了。”“你就坐火车回来，大大方方进

校门。如果不让你进，你就找没人的地方

翻墙进来。”“那我在城里呆两天再回

来。”“不行！你当天必须回来，这边还

等着我们的消息呢。”他让我赶紧穿衣

服，在楼门口等我。

我立即穿好衣服，拿上学生证，到了

楼门口。我们一同走到新斋东面的畜牧

场，校园内没碰到任何人。在畜牧场的围

墙边，王承曗把我托上墙，这时天色已蒙

蒙亮了。我骑在墙上向外张望了一下，

四周一片寂静，没发现有人。我就从墙上

跳下，向东走不远钻进玉米地。走进青纱

帐，身体碰到玉米叶子唰唰作响，心里感

觉很紧张。在玉米地里视线很短，如果前

面突然有人跳出来，简直猝不及防。就这

样小心翼翼地走了大约二三百米，没发现

周围有什么动静。于是我反身回到出发的

地方，在约定的地点把一块小石头扔进了

围墙，同时轻声喊他。他应了一声，我贴

着围墙告诉他没问题，可以出来。这时我

走到畜牧场的门旁，本是想靠在门边隐蔽

一下，但一靠上去却意外发现门竟然没

锁。我马上轻声招呼王承曗不要爬墙了，

从门出来。于是我在前，他在后，我们又

钻进了玉米地。

进了玉米地，天已经亮了，在这里停

留的时间越长越危险，我们得赶快走。我

们一前一后在玉米地里向东一路钻下去。

慢慢地，也不像刚出来时那么紧张了。因

为走得很快，手和胳膊被玉米叶子划破

了，生疼。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走了约

二三里路，离开清华园很远了，我估计应

该已走出了包围圈。我们就从玉米地里钻

了出来。没想到走了几十米，就看见一个

农民坐在路边，那样子显然不是在地里干

活的。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糟

了！碰上剿总的岗哨了！” 那人已经看

见我们了，再躲已经来不及，而且会引起

对方的怀疑。我灵机一动，硬着头皮主动

打招呼：“老大爷，这么早哇！”“唔, 

你们这是？”那人一边搭讪着，一边打量

我们。“早上遛遛。”我故作轻松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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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说一边走过他的身旁，这时，他一下

站了起来，我的心立时提到了嗓子眼儿！

但他看着我们没再说什么，我们故意放慢

脚步，怕他从背后看出破绽。等到回头看

不见那个人了，我们立刻又钻进青纱帐，

长吁了一口气。

王承曗说：“主动打招呼对了，那人

没准儿是看庄稼的老乡。”“肯定不是！

看庄稼的老乡站起来看我们干什么？”不

管怎么样，那人并没有跟上来。一场虚惊

后我们一路向东，步行进了德胜门，再没

发生任何麻烦。

进了城，来到了王承曗的家。一进

门，王的母亲又惊又喜，她已经在报纸

上看到了通缉名单中儿子的名字，正在提

心吊胆。她问：“这几天你在哪儿啊，真

是把人吓死了！”王把我介绍给他母亲，

告诉她是我把他半夜送出清华的。王妈妈

要出去给我们买吃的，我们立即阻止，因

为出去买菜，就会让邻居感觉到家里来了

人，王妈妈听从了我们的话。王承曗因为

一宿没睡，又在玉米地里走了很长的路，

精神高度紧张，这会儿精神一放松就困

了，便倒头睡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点不

困，就坐在那里看书。老人做好了饭，叫

醒了王承曗，我们一起吃过饭，互相告别

后我就立即启程，到德胜门坐上了回清华

的火车。在清华园站下车后，一边走一边

盘算怎么才能进校门。

快到南校门时，我四周看了一下，有

三四个同学都在向校门口走，但没有认识

的。距门口还有几十米的地方，我被几个

穿便衣的人拦住了：“干什么的？”“学

生，回学校。”“从哪儿回来？”“城

里。” 其中一人把我领到路边一个院子

门口，问我要学生证。我递给他后，他就

拿着我的学生证进院子了。我知道他是去

核对抓捕名单，因为事先已预料到会是这

样，所以并不紧张。

一会儿，那人出来把学生证还给我，

说：“去吧！” 我

不 大 相 信 他 们 同

意放我进学校，但

我佯装认为他们允

许 我 进 ， 所 以 抬

腿直奔校门。“回

来！回来！  不许

进学校！”身后那

几 个 人 大 声 冲 我

嚷 起 来 。 我 停 住

脚，回身说：“你

们 不 是 检 查 过 了

吗 ？ 怎 么 还 不 让

进？”“不行！上

头有规定！”“不

让我回学校，让我
1951 年清华大学毕业班党员合影。3排右 7为作者李维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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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现在火车也没了，城里也回不

了。”“那我们管不了。反正你不能进学

校！”我知道再磨也没有用，就转身沿

着围墙边的小路向西走，想找没人的地

方伺机翻墙。走了一段路，前后一看没

人，我敏捷地闪进了玉米地。刚进玉米

地没走几步，突然有人喊：“出来！出

来!”我立刻停下脚步，还没容我多想，

已看见两个人一前一后拨开玉米叶子向我

走过来。我明白碰上“暗哨”了！我只好

从青纱帐里走出来。打头的那个人盯着我

问：“你是干什么的？”“清华的学生，

要回学校。”“回学校？那你上这儿来干

嘛？”“南校门你们不让进，我想去西校

门。”“那你干嘛往玉米地里钻？”那人

突然提高了声音。我灵机一动回答说：

“我想进去撒尿。”“你手里拿的那个包

呢？”“我没拿包啊。”我手里确实没拿

包，不知道是他们隔着青纱帐看错了，还

是想诈我。他们不说话了。我见他们不做

声了，知道他们没看出什么破绽，我转身

继续向西校门走去。

快到西校门的地方，靠着清华的围墙

有一个院子，这院子可能是清华职工的宿

舍。我走进院子，想在这里看看能否翻墙

回学校。我刚进去，后面一个女生也跟

进来了。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迎出

来，对我和那女生说：“你们不能从这里

翻墙。我们已经向警察保证了不许任何人

从这里进出清华，他们才答应不在这里住

人。”我听完一声没吭转身就往外走。那女

生好像还不死心，留下说想讨口水喝。

我出来后又继续向西校门走去。还没

到门口，就看见四五个便衣在把着门，见

我过来就上前拦住了我。还是和南校门一

样的问答，要了我的学生证，进了路边的

一个窝棚，不用问又是去核对名单了。

出来后，那人没还给我学生证，却把我领

到另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跟前，说：“他

要回清华。”这小头目穿着黑绸衬衫、深

咖啡色裤子，头发从中间分开，一看这身

打扮就是特务。他看了看我的学生证，然

后盯着我问道：“你干什么去了？”“从

城里回来。”“上城里干嘛去了？”“看

亲戚。”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你等一

会儿。”拿着我的学生证转身进了西校

门，我猜想是不是里面还有个更大的特

务在审查？正想着他回来了，像闲聊似

地问我：“那些共产党在你们学校里都

搞什么活动？”“没听说学校里有共产

党啊。”“怎么没有！现在要逮的就是

共产党！”“我没听说谁是共产党。我

只管读书。”“他们就从来没找你开过

会？”“找没找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没人

找过我。”他看出了我的冷淡，觉得聊不

下去也就不再说话了。冷场了一会儿，我

就问：“可以让我进学校了吗？”他说：

“还要再等一等。”还让我等什么呢？我

脑子里想着：是等一等放我进去？还是再

另行发落我？

正在这时，站在校门口的另一个特务
李维统学长（左 2）返校时与同学合影。

右起：陆建勋、张履谦、宣祥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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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说：“来了。”他听后就叫我跟着他

进了西校门。进门后十几米远处站着两三

个人，我一眼认出了斋务股的丁先生。他

带我走过去，把我的学生证递给了丁先

生，说：“丁先生，就是这个学生，交给

你了。”丁先生接过学生证转手就给了

我，一边说：“好，好。”然后领着我快

步向校内走去。我终于回到了清华园，经

过西院时，看见十几个同学正在聊天，

有认识我的同学就冲我喊：“干什么去

啦？”我抑制不住完成任务的兴奋，回答

道：“刚从城里回来！”

我一进校园，就直接去找刘崇仁。这

时膳团（食堂）早已关门，我们一起来到

新斋东面的小饭铺。我小声汇报了护送王

承曗一路上的情况。几天后，组织告诉我

王承曗已顺利抵达解放区。

清华园还继续被围着，时间长了，菜

运不进来，膳团已没有菜吃，我们每天就

吃煮黄豆。又过了几天，剿总终于和校方

达成协议，全体在校同学集中在大礼堂排

好队，由剿总的人将所有学生证收齐，

然后逐个核对。同时有校方代表和学生自

治会代表在场。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全查

完了，当天清华园就解除包围了，学生自

治会马上贴出大字报：“痛失自由三小

时！”

9月初刚开学，刘崇仁突然来找我，

告诉我他也要去解放区了。行前，我们俩

去成府路照了一张合影。他走时我送他上

校车，我们紧紧地握手。他悄声对我说：

“解放后再见！”

看到王承曗和刘崇仁都去了解放区，

我心里也很想去。当时解放战争进行得如

火如荼，形势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得

多，许多同学包括我在内思想上都准备离

校南下去解放全中国。可是，很快传达了

中共北平市委的决定：理工学院的学生要

留校好好学习，这是新中国建设的需要。

1949年3月，清华园已解放。一天，

薄一波、周扬来到清华，事先没有任何通

知，所以也没有人陪同。有同学在化学馆

前认出了他们，当他们走到体育馆前，已

经聚集了几十人，有人要求他们讲话。薄

一波就对我们说，我们这些光会打仗的人

以后不受欢迎了，以后主要看你们的了。

他还开玩笑说，今后女同志喜欢的也是周

扬同志和你们这样有知识的人，新中国要

靠你们了！

4月，北平市委决定公开学校的党组

织，公开前先在组织内打通横的关系，北

系和南系的党员在党内公开了。平时凭感

觉猜测是党员的同学大多得到了证实。电

机系在明斋117（朱镕基、郭道晖等人的

宿舍）开了第一次会，大家在会上第一次

互称同志。不久，在学校的大饭厅到明斋

的过道上，贴出了清华地下党总支部和各

个分支部的党员名单，党员人数有120人

左右。公布后，有同学开玩笑说，原来清

华有120多个“共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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